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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女档案

20 世纪 50 年代初，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，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，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，史称“八千湘女上天山”。
如今，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，很多已不在人世，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。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

述历史项目，真实记录“八千湘女”人生故事，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、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、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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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八千湘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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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友情深！我在新疆有了超越血缘的儿女

文祝健，1934 年出生���，���，，

1951年入疆，在新疆二军四师

卫生部当护理员，后为独立卫

生营会计，之后跟随丈夫前往

和田军区。1981年转业回到�

�，在��机床厂工作，直至

退休。现居�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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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����

舍不得我远行，
父亲躲在柜子后恸哭

 1951年，我做了此生最重要

的一个决定，跑到驻扎在������

盘�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，要�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，要

求参�去��，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当年的我17岁，与许多同龄

人一样，受�中国�思想的影响，

渴望投身国家建设事业；另一方

面，我也希望减轻家庭的负担，

让�艰难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父

母，稍微直一下腰�

那天，我从�上回家，推开

门，就听到柜子后传来一阵男人

的恸哭声，那是一种拼命忍，却

实在忍不住的声音�我蹑手蹑脚

走过去，定睛一看，赫然发现，

躲在无人处哭泣的，竟然是我父

亲�一刹那，心里涌上剧烈的酸

楚，我凑近他，轻轻地问：“爸

爸，你怎么了？”他慌忙转过背，

用衣袖迅速地擦了擦眼角，然后，

他摸出一个小布包，一层层揭开，

露出来五块白色光洋�他拉过

我的手，将光洋郑重地放进我手

心：“崽，这是我设法凑的一点

钱，你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

……”     

得知我们 3月6日离开��，

父亲声音低沉，说：到时我们来

车站送你……你去到队伍上就好

好干，莫挂记家里……

不料，我们进�的时间提前

了一天，改为 3月5日了�出发时，

在火车站的月台上，我没有见到

送行的家人�这一瞬，即将离别

故土的我，忍不住泪水盈眶�

 

 “就是死，我也不掉队”
 3月 8日，火车将我们送到

了古城西安，大家在这里休整了

几天�我身体出现了水土不服的

状况，发烧、晕车、吃不下饭�

我咬紧牙关，坚持随上百人的队

伍坐汽车从西安向兰州进发�

颠簸四天后，我们抵达兰州�

兰州的气温很低，寒风刮在皮肤

上，像风刀在刺人�部队给大

家发了御寒的羊皮大衣，没有经

过工业处理的羊皮，有一股怪怪

的膻骚味�这时，我不争气的身

体，旧疾没痊愈，双腿又出现了

肿胀，连该来的“生理期”也断了�

眼见我头痛欲裂，虚弱不堪，部

队领导建议我留在兰州治疗�我

坚持要随大部队入�，领导只得

同意我随队��西行�我随队��西行���西行�

4月24日，我们终于到达了

目的地——位于喀什的解放�

二��部�此时，我的身体经�

医和战友们的细心护理，�如木

香吐绿，回归春阳了�    

不久，我们�分到了二�四四

师卫生部， 5月中旬，我到了四四

师卫生部下属的休养所当护理

员，负责照顾相对轻症的伤病�

人们�

几个月后，��进入��，��进入��，进入��，

气温骤降，因衣�不足以御寒，

我们�方来的女兵更感到苦寒

难��一个女�实在是�不住，��一个女�实在是�不住，�一个女�实在是�不住，

提出与我同睡，用她那床只有里

子没有面子的�子做垫絮，我的

4斤棉�当盖��这样，“抱�取

暖”才抵抗了这�日的苦��这�日的苦���日的苦��

   

穿着旧军服出嫁，
在土坯房里安家

 一年后，我们师卫生部整编

为独立卫生��1952 年，因工

作需要，我�安排当了�里的会

计�有一天，在后勤部，我第一

次见到了收党费的那个山西兵�

他个子不高，看上去二十出头，

脸圆圆的，皮肤���的风����的风��的风��

得有几分粗糙，目光中有出生入

死的老战士的沉稳与从容�

几个月后，�里�来了一个副

教导员，姓郭�我一看，原来正

是那个“山西兵”，他叫郭树润�

在��鼓励下，这位战斗中

冲锋陷阵的“山西兵”，鼓起勇

气向我走近�这天上午，他与我

在路上“偶遇”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有

人给你写了封信，你要不要看

看？”我不假思索地回一句：“我

不看，你留着吧……”然后，转

身跑开了�

没想到，当天太阳西沉时，

他戴着个大口罩走进我办公室，

将一封信递过来：“小文，信是

我写的�”他不敢直视我，慌张

地丢下一句话，就夺门而出�我

打开一看，天哪，居然是封表白

信！我读得满脸绯红，却没有急

于表态�在考察了半年后，发现

他既有工作能力，又有责任心，

是一个出色的�人，我这才��我这才��这才��

了他的求婚�

1955 年春节，空气中弥漫着

喜庆气氛��部会议室里，我俩

与另一对�人，在战友们的见证

下，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鞠躬，

然后男女双方握手，便完成了简

朴的结婚仪式�随后，战友们把

我的�子搬到郭树润的那间土坯

平房，就算是把我嫁过去了�那

天，我用小刀刮掉衣领和棉帽上

的油腻印子，穿着旧�装�那个

艰难岁月，没有�衣，更没有婚纱，

但爱情的美丽，是用戍边的汗水

与奉献精神装点的�

从这间土坯房开�，我与他坯房开�，我与他房开�，我与他

的人生交集了六十多个春秋�

    

喜得贵子，
戍边军人超越血缘的深情

时光飞逝，转眼我结婚 5

年了，却一直没生个一儿半女�

1959 年春，我们回��探亲，�

妈妈逼着到湘雅医院检查，才知

道因��在战�上受过伤，我们因��在战�上受过伤，我们我们

不可能生育了�

1961年，一纸命令下来，我

��郭树润�调往和田���和

田环境比喀什更艰苦，没有一条

好�和好道，且气候干燥�可我

们在这厚土厚灰的“地角天涯”，

意外得到了生命中最宝贵的礼

物：一双可爱的儿女！

1963 年，有一天，我���，有一天，我���有一天，我���

到了一个电话，立刻眉开眼笑：“生

了个丫头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电

 循着白果园古老的麻石路前

行，我的目光在几幢老公馆门前的

牌号上掠过，很快找到了采访对象

文祝健老人住的院子。

看得出院落是城市改造时修整

过的。修旧如旧的小院，古雅整洁，

有闹中取静之妙。走到小院纵深处，

上到一幢老楼的三层，抬眼就看

到第一户人家门口茂盛的花木，红

花绿叶，一派生机。门是打开的，

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子，笑着把我

迎进门。她说自己是文祝健老人

的女儿郭洁。然后，她指了指客厅

沙发上坐着的穿绿底白波点衣服的

老人：“这是我妈妈，知道你来采访，

早就坐在这里等你了。”

文娭毑衣着光鲜，脖子上戴着

褐色串珠项链，花白头发被发夹固

定在耳后，面额饱满，眉目含笑，

看得出晩年生活过得闲适从容。我

挨她坐下，听她聊起当年去新疆的

事。文娭毑 88 岁了，看上去身��

还蛮结实，就是听力很差，说话得

起高腔才行。谈到在新疆的往事，

她记忆犹新，一口中气十足的长沙

话，如瀑如泉。    

文娭毑的女儿郭洁，一面热情

地泡茶、切西瓜，一边闲聊道：“唯

一有点小遗憾，是父亲为我们�出�出

了‘牺牲’。他是刘胡兰的家乡人，

1945 年从山西文水县从军，参加

革命，本该算离休，但为了成全我

娘老子回家乡的心愿，他从新疆部

队退役时，跟我娘老子回到了当时

还没有离休干部安置点的长沙，只

算转业，后来按普通身份办的退

休……但父亲无怨无悔，与全家人

在湘江边安营扎寨，活到 91岁高

龄，去年才离开……另外，早年在

我亲生父亲因病辞世前，亲姐姐们

通过湖南卫视的《真情》栏目，联

系上了我，血脉亲情重续了。虽然

亲生父亲离世了，现在知道家人日

子都过得不错，我也很欣慰……”

郭洁把里屋墙上的相框拿出

来，一张张介绍道：这张是爸妈

结婚那年的照片，你看我爸帅气

不？我妈妈还留着两条辫子呢……

那张是妈妈 2005 年游乌鲁木齐时，

老战友重逢时的留影……

文娭毑则指着相框中 C 位上一

张照片：这张我与老头子的合影，

是在儿孙们给老头子过九十大寿

的宴席上照的。老郭当时都没有一

根黑头发了……我们在世的“湘女”

老战友，也不多了。你们来采访，

把这一段历史记下来，告诉给后人，

的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话是战友张金全从策勒县武

装部打来的，告诉我们，他

妻子生下了三女儿，并且说

他要履行自己的承诺�原来，

张金全是从四川入伍赴�的，

与妻子�生育了�个女儿�得�生育了�个女儿�得生育了�个女儿�得

知老郭将终生无子，他动情

地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娃她妈又

怀上了，生下来是小子，我留着，

给家里凑成一个好字�若是

女娃就给你当女儿！”

�个�人之间深厚的战友

之情，让出生才 28 天粉嫩粉

嫩的小女婴，来到了我的生命

中���给她取�小洁�

后来，我的老母亲，不顾

体弱多病，千里迢迢从��

辗转到郭树润位于山西大山

里的老家，将他��的第五他��的第五��的第五

个小�、三岁的小武，送到和

田……母亲给我们凑成了一个

“好”字�从此，我们有了一

双儿女———郭洁和郭武�

         

不悔入疆 30 年
从喀什到和田，又从和田

到莎车；从十多岁，到年过半

百，我们在天山脚下，像胡杨

林一样，坚韧而顽强地守望

着��的山河�

1981年 12月，老郭转业�

我们才告别守护了30 个春夏

的边�，回到湘江之滨的故

乡��，在��机床厂安顿了

自己的后半辈子，直到退休�

一双儿女�大后，也成了��

机床行业的员工，且都有了自

己幸福的小家庭�

如今，我还有不少老战友

留在��，其子孙也在边�

开枝散叶�当他们在电话里说

起喀什、莎车、乌鲁木齐的

美好变化，我心里就特别快

乐，仿佛又站在�枣花盛开

的地方�

在丈夫 90 岁生日宴上，夫妻俩开心合影。


